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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鼎革期间明将毛文龙
与朝鲜关系研究

张 丹 丹,郝 运
(吉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四平136000)

摘 要:明清鼎革之际,明与后金之间的军事争夺时有发生,双方争夺的结果直接决定了谁将成为

未来东亚宗藩体系的领导者。在看似明确的敌我对抗和表面的新旧交替背后,还潜藏着宗藩体系内部成

员的观望与自保、多方勾连甚至待价而沽。毛文龙作为明将代表明朝在朝鲜履行保护朝鲜国家安全的义

务,但却卷入了明、后金与朝鲜三方博弈的漩涡之中。朝鲜作为明朝宗藩体系最亲近的一员,一方面与毛

文龙互相袒护与猜忌,一方面又与后金保持半臣属状态。无疑,明将毛文龙与朝鲜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观察明清鼎革前夜东亚宗藩体系内部关系实态的理想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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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文龙是明朝天启年间和崇祯初年在辽东地区的重要将领,曾在明朝属国朝鲜境内的皮岛

驻军数年,设立东江镇开辟对抗后金的敌后战场,从后方牵制后金,一度让后金军队放缓了对辽

西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脚步。近代学术意义上对毛文龙的研究始于民国时期的梁启超、李光涛

等人,但此时的毛文龙研究多从属于对袁崇焕的研究,且内容以袁崇焕矫诏擅杀毛文龙的原因、

过程等为主,涉及毛文龙自身及其东江镇者甚少。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东江疏揭塘报节抄》

点校出版后,针对毛文龙、东江军镇本身及其与朝鲜、后金关系的研究才逐步出现。对毛文龙的

评价也由民国时的全盘否定“毛文龙之拥兵岛上,抗命海外,牵制虽绝无,酿乱则有余,与唐之安

史,宋之刘豫,又何异焉”[1],转变成两极分化,学界争论十分激烈。

关于毛文龙与朝鲜的关系,肯定毛文龙者,认为毛文龙在东江镇驻军并企图联合朝鲜,依靠

来自朝鲜的补给进行军事行动的目的归根结底还是为了保卫明朝,对抗后金。如孟昭信即指出:
“毛文龙顽强地坚持对敌斗争,更不放弃联合朝鲜……他曾致书朝鲜国王,陈述唇齿之形,倡议合

作对敌,谋恢复之局。”[2]否定毛文龙者,则认为毛文龙祸乱朝鲜,致使朝鲜在天启七年(1627)遭
受了后金军队的入侵,“毛文龙所作所为,使明廷与朝鲜均受其害。于朝鲜,则使其国上忧下怨,

疲于应付,正所谓‘主客俱困’”[3]。另有学者坚持功过参半的客观态度,一方面批评毛文龙勒索、

专制朝鲜,引燃战火,致使朝鲜最终丧权辱国;另一方面,“毛文龙虽然没能收复一寸土地,但是他

监督朝鲜,离间朝鲜与后金之间的关系,迫使朝鲜政府放弃保持中立的‘两端’外交政策,推行‘崇
明排金’政策”[4]。可见,毛文龙的存在使得朝鲜不得不“崇明排金”,对于明朝与后金在辽东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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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起到了正面的作用。

前述研究运用明朝、后金和朝鲜的史料从不同角度对毛文龙与朝鲜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得出

了颇多具有价值和启发的结论。但论述毛文龙与朝鲜关系者,大多把研究视野聚焦于明、朝鲜二

元,兼顾后金者已属少数。实际上,毛文龙处于明、朝鲜、后金三方关系之中心,而三方关系的真

正逻辑却隐匿于东亚宗藩体系的整体格局之中。是故,本文拟以明将毛文龙与朝鲜关系为视角

探讨明清鼎革前夜东亚宗藩体系的内在博弈。

一、毛朝联系之初建

(一)毛文龙从戎辽东

毛文龙,字振南,杭州钱塘人,祖籍山西平阳,于万历四年(1576)生于杭州。幼年的毛文龙在

父亲亡故后,随母亲投靠于其舅沈光祚家中。沈光祚仕途顺遂,于万历二十三年乙未科中三甲第

十九 名,赐 同 进 士 出 身,曾 历 任 兵 部 主 事[5]38、山 东 左 布 政 使[6]卷7,天启元年三月丁未、顺 天 府 尹 等

职[6]卷34,天启三年五月丙申,且“公正廉洁,绰有政绩”,不阿附阉党,“挺然独立”[7]卷15,P4,声名显赫。自然,

沈光祚对毛文龙的仕宦引领作用也在情理之中。天启三年五月,沈光祚去世。此时毛文龙尚处

于东江镇经营初期。光祚之死使他丧失了朝中的重要依靠。

毛文龙着迷于军事,对兵法情有独钟。《东江遗事》记载毛文龙“幼从学,授经生业,厌之,思
弃去。客有讲孙吴兵法者,求其书谛视,忽心开”[8]213。早年毛文龙“尝与人群饮酒楼,酣,拍案呼

曰:‘不封侯,不罢休!’”[8]210,有着一番在沙场为国家建功立业,拜将封侯的豪情壮志。

赴辽东从戎是毛文龙人生的重要转折点。毛文龙历任海州卫百户、安山百户、辽阳千总、叆
阳守备等官职。万历四十六年至泰昌元年(1620),他先后在辽东经略杨镐和熊廷弼手下屡立战

功,并得到熊廷弼的上疏赞扬:

  管铁骑营加衔都司毛文龙,弃儒以戎,志期灭虏,设防宽、叆,凡夷地山川险阻之形靡不

洞悉,兵家攻守奇正之法无不精通,实武弁中之有心机、有职见、有胆量、有作为者,岂能多

得,应与实授都司,以展其才。[9]543

天启元年辽阳失守后,毛文龙自海路投靠驻守广宁的辽东巡抚王化贞。由于王化贞与毛文

龙之舅沈光祚关系密切,且沈光祚向王化贞推荐了毛文龙,故毛文龙终于获得重用,并受封游击,

才能得以进一步显现。

镇江(今属辽宁丹东)之捷是毛文龙发迹的直接原因,也是他最终入据皮岛的重要条件。天

启元年三月,努尔哈赤下令进攻辽东诸城。同年五月,乌尔古岱和李永芳率军赴镇江,旋即占领

之,并留佟养真带领一千军士驻守。明朝守将王绍勋逃亡入海,但辽东人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明朝若想继续维持在辽东的脆弱统治,就必须派兵支援辽东义民以牵制后金军事力量,争取战略

主动。在获得兵部和朝中部分官员的支持后,辽东巡抚王化贞决定采取军事行动。熟悉辽东地

形的毛文龙主动向王化贞请战,得到应允后他便带领近二百人出发收复辽东失地。七月中上旬,

毛文龙先后收复了辽东沿海的广鹿岛、哈店岛、石城岛等岛屿,并一路诛逆纳降,安抚百姓。七月

二十日,毛文龙趁镇江城中部分后金士兵出城执行任务,城内空虚,与镇江城中的内应里应外合,

内外夹击袭取了镇江城,并擒获镇江守将佟养真及其子佟松年等数人,派人押解至辽东巡抚王化

贞处。镇江之捷震动辽东,激发了明朝守军和心向明朝之百姓的斗志。毛文龙也趁机招纳百姓、

义民,尝试劝说投降后金的将领反正,壮大自身的实力,结果“宽、叆一带城堡相继降,数百里之内

望风归附,日扶老携幼至者百余人”[10]1450。

镇江之战的塘报随即递至北京及南方诸省。明军在辽东屡次失利,此报一出,“缙绅庆于朝,

庶民庆于野”[11]148。凭借镇江之战,毛文龙的威名在君臣朝野之间称颂不已。因镇江之功,天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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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将毛文龙晋升为副总兵。内阁首辅叶向高亦给予镇江之战积极的评价,“今有幸毛文龙此举

稍得兵家用奇、用寡之法”,将之与“班超以三十六人定西域、耿恭以百人守疏勒”之奇功相提并

论[6]卷15、天启元年十月庚辰。当时的主流观点是,镇江之战在辽东屡次战败后直接提振了大明军民抵抗

后金的士气,塑造了毛文龙的英勇形象,被时人所推崇。

但此时朝中也有部分大臣对于镇江之战持否定态度。辽东经略熊廷弼、登莱巡抚陶朗先等

人均持此观点。熊廷弼认为毛文龙在后续援军还没有准备就绪之时就发动反击,很可能会打乱

朝廷在辽东的整体布局,进而导致更大规模的失利。对镇江之战的争议使得辽东经略熊廷弼和

辽东巡抚王化贞之间的不和逐渐加剧,毛文龙被归于辽东巡抚王化贞一系,彻底被牵连进了明末

纠缠不断的党争之中。

努尔哈赤得知毛文龙出奇兵袭取镇江后,立即派遣贝勒皇太极和阿敏先后率五千兵马反击,

欲采取“缓进巧战”的策略[12]223,夺回镇江。毛文龙虽向朝廷求援,但由于路途遥远,援军无法及

时赶到救援镇江。后金军队的缓进给了毛文龙充分的思考时间,最终在前有强敌、后无补给的情

况下,经陈良策的劝说,毛文龙决定保存有生力量,率兵撤退至鸭绿江畔,与后金军队周旋,对后

金军队进行骚扰,且战且退,直至跨过鸭绿江退入朝鲜境内,驻守麟山郡。后金军队于十二月十

五日在贝勒阿敏的率领下跨过鸭绿江,继续追剿毛文龙部。兵力不足的毛文龙在朝鲜境内继续

从 事 抗 金 活 动 使 得 朝 鲜 君 臣 十 分 为 难,他 们 认 为 “毛 将 之 来 往 也,启 我 国 之 不

测”[13]卷169,光海君十三年九月甲子。这体现朝鲜君臣对毛文龙在朝鲜境内从事抗金活动的担忧。最终一直

奉行“两面外交”政策的朝鲜国王李珲还是选择了保护代表明朝的毛文龙,但出于保护自身国家

安全的考虑,他先劝说毛文龙移入朝鲜内地避敌,后建议毛文龙躲入海岛。毛文龙听从了朝鲜国

王的建议,在十二月避居龙川。毛文龙还向朝鲜国王请兵支援,但朝鲜国王担心遭受后金军队的

报复,拒绝了毛文龙的请求。

后金军队来势凶猛,朝鲜边臣担心后金军队“假道伐虢”进攻或移怨朝鲜,故而纵容后金军队

渡江,甚至与之私通。朝鲜边臣并未将后金的军事行动及时通知驻军龙川的毛文龙,最终使得后

金军队得以突袭毛文龙部,斩杀士兵和辽民上千人。游击吕世举也在此战阵亡。后金军统帅阿

敏从俘虏口中得知毛文龙在距离龙川九十里外的林畔散兵向各村乞食,下令急行军追杀毛文龙。

毛文龙部猝不及防,没有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就再次溃败,被后金军队歼灭殆尽。毛文龙本人则化

装成士兵在朝鲜龙川府使李尚吉的“极力藏护”下[14]434,只身得脱。龙川、林畔两败的主要原因是

朝鲜边臣的骑墙,但毛文龙自身的放松警惕也是失败的原因之一。
(二)毛文龙借势立足皮岛

林畔战败后,毛文龙率仅剩的二十骑逃往定州。逃亡途中,毛文龙又收拢残兵,聚集了一些

人马。朝鲜定州守将只允许毛文龙一人入城,不准其所率士兵同往,使毛文龙愤而出城。毛文龙

又欲驻兵平壤,这遭到了朝鲜君臣的反对,朝鲜国王更是对自己的大臣表达了“祸本又来平壤,此
贼更抢无疑”的明确厌恶态度[13]卷173,光海君十四年正月戊戌。毛文龙最终决定回师鸭绿江畔,继续抗金,并
在天启二年三月至六月开展了针对后金的一系列军事活动,对后金军队造成了一定的骚扰作用。

朝鲜君臣素来认为毛文龙为人轻佻,“不量事势”,又十分狂妄,若其久居朝鲜境内的陆地,定
会“横挑强胡,嫁祸于我国”[13]卷181,光海君十四年九月丁巳,给朝鲜带来祸事。但朝鲜国王光海君又不愿放

弃“两面外交”政策,彻底得罪明朝。故而,他再次建议毛文龙避居海岛。恰好,此时明朝监军梁

之垣率兵赴朝鲜商量战守事宜。论及毛文龙部进退问题时,朝鲜方面强烈建议毛文龙部退入海

岛“相时顺动”[13]卷176,光海君十四年四月庚辰。毛文龙本人也不愿继续久寄朝鲜篱下,欲寻找一个能够容身

的根据地以便开展新一轮抗金斗争,故听从手下李景先的劝谏,同意前往海岛驻军,并选中“大可

四百里,环山峭壁”的皮岛作为理想去处[5]39。最终在征询了梁之垣和朝鲜方面的意见后,毛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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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残军于天启二年十一月移驻皮岛,并于天启三年初正式设立帅府,号东江镇。

皮岛,又称稷岛、平岛、椵岛、椴岛,属朝鲜平安道义州府铁山郡。皮岛南有海路与山东半岛

登州、莱州相通,北可以进取辽东半岛,东可以与朝鲜贸易通商,地势易守难攻,具有重要战略意

义。《明史》记载:“皮岛亦谓之东江,在登、莱大海中,绵亘八十里,不生草木,远南岸,近北岸,北
岸海面八十里即抵大清界,其东北海则朝鲜也。”[15]卷259,袁崇焕传 朝鲜方面文献对皮岛的记载为:“椵
岛,一名皮岛,距府南陆路四十七里,周四十里。”[16]34因皮岛孤悬海外和毛文龙屡立战功,毛文龙

驻守皮岛后明廷给予了毛文龙较大的自主权。毛文龙建立东江镇,开辟了明朝抵抗后金的敌后

战场。

毛文龙在整体局势不利的情况下坚持抗金,屡次得到天启皇帝的嘉奖。天启二年六月,熹宗

下诏“加副总兵毛文龙署都督佥事平辽总兵官”[6]卷23,天启二年六月戊辰。同年十二月,又“颁给敕印旗

牌,授以援辽总兵便宜行事”[6]卷29,天启二年十二月辛巳。天启三年二月,再“赐平辽总兵官毛文龙尚方剑

加指挥佥事”[6]卷31,天启三年二月丁丑。可见,在东江镇建立初期,朝中君臣对毛文龙寄予了厚望。天启、

崇祯年间,朝廷不仅对毛文龙加官晋爵,而且在钱粮援军等方面对东江镇给予了一定的实质性支

持[17]。然而,明廷向毛文龙提供的钱粮军需实际上并没有达到额定之量[6]卷32,天启三年三月癸卯。

建立东江镇后,毛文龙一直接纳辽民,扩充人口,增强实力。经过了三四年的发展壮大,东江

镇已有士兵三万余,辽民十数万,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毛文龙在军队中培植亲信,试
图将东江镇的军队变成“毛家军”,客观上增强了军队的凝聚力,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东江镇在艰

苦抗金条件下的分崩离析。

毛文龙用从朝鲜获得的人参贿赂朝中权贵,以确保获得更多补给军需。天启四年,毛文龙开

始与魏忠贤勾结,躲过了“移镇”风波,势力得到进一步发展壮大。阉党倒台后,由于朝中后援的

助力,毛文龙并未遭到清算。直至崇祯二年(1629)毛文龙被袁崇焕诛杀前,东江镇的发展都呈向

上趋势。

数十万兵民和明廷提供的大量军需补给为毛文龙和东江镇带来了较强的实力和战斗力。在

与朝鲜的往来中,这为毛文龙争取了主动的地位。

二、毛文龙与朝鲜间的相互支持

(一)朝鲜对东江镇毛文龙的支持

天启初年,朝鲜国王为光海君李珲。他奉行“两面外交”的政策,一方面与后金通好,另一方

面向大明称臣纳贡。他对毛文龙始终秉持着“不得罪,不支持”的态度。努尔哈赤要求朝鲜逮捕

毛文龙,押送至后金。对此,光海君担心明朝怪罪,表示拒绝,并向毛文龙部提供少量粮食和军需

物资,以安其心。出于对后金将来可能之报复行动的担心,光海君又向后金致书请罪,称允许明

朝驻军实属迫不得已。光海君的“两面外交”政策一定程度上给毛文龙部提供了必要的生存空

间,但减缓了毛文龙部的扩张和发展速度。

天启三年初,朝鲜国内的亲明派开始表现出对光海君“两面外交”政策的不满,并提出了“亲
明反虏”的政策建议。同年三月十二日夜,朝鲜国内发生政变,由仁穆大妃出面将朝鲜国王李珲

及其世子李祬废为庶人。李倧继承王位,是为仁祖,这次政变史称“仁祖反正”,又称“癸亥靖社”。

李倧继承王位后,重用主张“亲明反虏”的西人党。朝鲜李朝奉明朝为宗主国、参与以明朝为中心

的东亚宗藩体系已二百余年,朝鲜王朝始终奉儒教为国教,遵奉儒家思想,从官绅到普通民众均

对明朝和儒家正统有着十分强烈的认同感。“西人党‘亲明’的姿态不仅是对于传统封贡关系的

继承,也是朝鲜‘礼仪之邦’、大义名分的延续,更是新政权强调自身合法性的需要。”[18]“亲明”可
以使刚继位而立足未稳的李倧获得大量官员和民众的支持,逐步掌控朝政。朝鲜政变及其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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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改变,使得毛文龙和东江镇能够获得朝鲜的支持,而持续迅速发展。

朝鲜仁祖继承王位后,立即派遣使者向明廷重申了“以小事大”的外交姿态,又派遣使者向毛

文龙表达了联合消灭后金的合作决心。

由于皮岛地处边陲,孤悬海外,又兼毛文龙招纳了大量辽民,明廷输送的粮草并不能按时按

额抵达,使得东江镇粮草大规模短缺。尽管有部分水兵转化而来的海商协助粮饷供给[19],但依

旧可谓“东江军民饥寒交迫,军备不足”[20]。为支持毛文龙,朝鲜仁祖多次应邀或主动为东江镇

无偿提供粮草,又通过与东江镇通商贸易使一些粮食有偿流入皮岛。与此同时,随着双方往来的

频繁,皮岛逐渐成了“朝鲜与明朝交通与贸易的中心”[21]。天启三年至崇祯二年,计有二十六万

八千七百余石粮食由朝鲜流入东江[22]卷21,仁祖七年十月甲戌。在粮食贸易中,东江镇经常勒索、抢夺、侵
害朝鲜,引得朝鲜边臣不满,甚至导致了小规模冲突。但这并未改变朝鲜国王对毛文龙的支持

态度。

与此同时,由于朝鲜人口和劳动力有限,余粮无法满足毛文龙的需求,毛文龙还在宣川、定
州、龙川、铁山等朝鲜的土地上进行屯田,以补贴军需。朝鲜方面“令道臣、伴臣看审滨海五邑闲

田,明立界限”[22]卷8,仁祖三年正月丙寅,默许毛文龙屯田。毛文龙屯田所用耕牛,也为与朝鲜贸易所得。

除粮食外,朝鲜也曾应毛文龙要求,提供火铳、战马及铜铁等军需物资。这些物资虽未达到

毛文龙所要求的数额,但也是对毛文龙抗金活动的实质性支持。朝鲜还默许毛文龙派人前往朝

鲜境内采参。毛兵所采之参,多半被毛文龙用于行贿朝中达官显贵以求支持;少半被毛文龙及其

手下高级将领享用或出售以换取银两。此外,对于毛文龙在朝鲜境内煮盐之事,朝鲜也予以允

许[22]卷1,仁祖元年三月丁未。

朝鲜不仅向毛文龙提供物资,而且对毛文龙进行精神上的支持。天启四年七月,朝鲜为毛文

龙树立平辽总兵官左军都督同知毛公功德碑[23]403。此碑虽为毛文龙暗示后所立,但它不仅能够

充分宣传毛文龙的爱国精神,也能够使明廷知晓毛文龙联络属国抗金的功绩。

朝鲜帮助毛文龙欺瞒明廷,使毛文龙得到明廷的信任,在孤悬海外的情况下获取支持。很长

一段时间内,明廷关于毛文龙的稳定信息来源仅为毛文龙单方面的塘报。朝鲜发向明廷的奏疏

中,也出现了只谈毛之功,不提毛之过的情况。朝鲜还曾帮助毛文龙夸大战功。宁远战后,明廷

一度怀疑毛文龙,下诏要求朝鲜表明毛文龙实情。朝鲜并未揭露毛文龙之过,“且陈毛将有功之

状暨日后难处之形”[22]卷12,仁祖四年四月丙戌。

明廷派遣使者前来朝鲜时,朝鲜也曾帮助毛文龙应对检查,予以美言。“明朝与朝鲜的陆路

交通已被切断”[24],因此往来朝鲜的使者均需通过毛文龙所镇守的东江镇。天启五年,朝鲜国王

在与诏使王敏政、胡良辅的交谈中对毛文龙的功绩有所肯定,言“毛都督自镇敝境以来,辽民归顺

者,不知其数。加以号令严明、威风远及,奴贼不敢近塞,故小邦恃而无恐”[22]卷9,仁祖三年六月庚辰。天

启六年,翰林院编修姜曰广奉旨出使朝鲜,“封朝鲜国王”,另受旨意“便阅海上情形,按毛文龙功

次虚实”。姜曰广在赴朝途中亲自前往东江镇,核查毛文龙虚实,并对毛文龙“招辑流亡,节次斩

获,使虏不得用辽人,耕辽地”之功绩予以勉励[25]188。而朝鲜国王在与姜曰广的交谈中也提到了

“毛将军以单骑渡江,义声所暨,莫不奋起,奴贼不敢近边,小邦赖以无事秋毫”[22]卷13,仁祖四年六月丙戌。

考察过后姜曰广最终上奏了有利于毛文龙的东江“要领”,表态“若养成一队精锐之兵,设伏其间,

乘弊出奇,文龙自信其能,臣亦信文龙之能也”[26]54,毛文龙留住了明廷的信任,得以转危为安。

朝鲜仁祖国王对后金采取积极防御的政策,告诫边臣、边将加强边境地区的守备,并表示必

要时会以武力驱逐进入朝鲜境内的后金军队。这一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毛文龙的安全,

使毛文龙部得以避免再次遭受林畔战败那种被后金军队追杀入朝鲜境内的狼狈情形。

分析朝鲜对毛文龙支持的原因,首先要从东亚地区的宗藩体系入手,长期以来,朝鲜“视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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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天朝上国,甘愿以臣属国身份与明朝开展密切的往来”[27],尤其在“壬辰倭乱”中明廷对朝鲜的

鼎力支持,更使得朝鲜感激万分,毛文龙为明朝将领,朝鲜自然对其爱屋及乌,希望用支持毛文龙

抵抗后金的方式以报“再造之恩”。所以无论是光海君时期的两面外交还是“仁祖反正”后更加坚

定地亲明,朝鲜在毛文龙开镇东江后始终对其有所支持,只是不同时期的力度大小存在差别。朝

鲜对毛文龙的支持除了宗藩体系的历史传统外,也有出于现实因素的考量。后金对于朝鲜有较

强的军事威胁,毛文龙作为明朝将领,是域内唯一能对朝鲜施以援手的军事力量;而通过政变上

台的仁祖国王,只有得到明廷册封才能稳固国内局势。毛文龙可以成为请封过程的助力,故而仁

祖国王定会加以笼络。请封成功后,仁祖国王对于毛文龙的感激之情也是其对毛文龙持续物质

支持的重要原因。
(二)毛文龙对朝鲜的支持

“周边诸国要求中国王朝的册封,既有通过册封来确立其统治者的国内权威需要,也不乏有

利于各国间争斗的利益动机。对于中国王朝来说也是如此,即:与周边诸国册封关系的设定,不
仅有利于中国国内皇帝权威的确立,而且对居于册封体制外围的化外之国也显示了中国王朝的

权威。”[28]毛文龙对朝鲜的支持主要在于政治认同方面。按照传统的封贡关系,朝鲜国内发生王

权更替势必要经过大明皇帝的允许,只有经过大明皇帝册封的朝鲜国王,才能成为朝鲜的正统国

王。

通过政变上台的朝鲜仁祖国王李倧,继位之初面临着国内的统治危机,反正功臣李适就曾于

天启四年发动叛乱。明朝皇帝的认可对于李倧在国内统治的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故而登

上朝鲜王位后,李倧依旧例以“权知朝鲜国事”的名义向明朝皇帝上奏,请求册封,“以李珲通奴为

名,攘夺其位,今请命天朝,愿出力以报效”[6]卷41,天启三年十一月丙子。在朝鲜使者到来前,明廷就已经得

知朝鲜国内发生政变,朝中官员态度存在分歧,登莱巡抚袁可立、御史田维嘉等官员认为朝鲜政

变,以侄废叔,不合纲常,应予讨伐;另一部分官员认为光海君私通后金,应以边事为重,承认李

倧。此时,与李倧有所接触,受到其厚待的毛文龙适时地上奏,给予了李倧助力:

  李倧以嫡派承大妃命,副臣民望,责珲之贡奴,杀遵之阴谋……沿边操练声援,以为犄

角。于本月二十四日,会臣商榷计议出师。[29]12-13

由于毛文龙的上书,天启皇帝最终并未完全相信孟养志等带回的不利于李倧的信息,决定接

受礼部尚书林尧俞的建议,由登莱巡抚袁可立与毛文龙共查此事。调查后,毛文龙又一次上书为

李倧请封:

  李珲当日之罪恶,与李倧今日之忠顺,闻见的真,议论合一,诚有如本国臣民甘结无异者

等情到臣……伏乞皇上亟赐册号封典敕于该部,速遣使臣航海前来,不致风高浪阻,误敕封

大典,并误疆场大事也。[29]33-34

经历数月朝堂辩论后,天启皇帝于天启三年十二月正式决定册封李倧为朝鲜国王。天启四

年十二月,天启皇帝接受李倧的请求赐予其诰命和冕服。明廷使者也于天启五年二月启程,六月

到达朝鲜王京,正式册封李倧为朝鲜国王。

毛文龙在李倧的请封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毛文龙作为派驻朝鲜的抗金将领,明廷自

然是要听信于毛文龙对于朝鲜时局的判断。”[30]他不仅多次上奏详陈利害,说明李倧的得位之

正,且多次据理力争,强调朝鲜的支持能够成为东江镇和辽东战场的助力。由于毛文龙的努力,

认为李倧得位不正的登莱巡抚袁可立也改变了态度,支持册封。毛文龙甚至曾将奏疏给予朝鲜

使臣修改润色[31]054a-055a。“虽然李倧请封得以成功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但毛文龙无疑扮演了关

键角色。其三次上奏明熹宗,为明臣中主张册立李倧之最力者。”[32]毛文龙为李倧的奔走很大程

度上出于对其自身利益的考虑,但他的确帮助李倧稳定了政治地位和国内政局,也加强了朝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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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金决心。

在战略意义上,毛文龙东江镇驻军与朝鲜军队构成掎角之势,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朝鲜边境的

防御能力,但成效不显。朝鲜与后金交战的丁卯之役中,毛文龙本可以助力朝鲜,却在铁山、须弥

岛失守后,退兵入海,以观战局。毛文龙虽曾小规模出兵袭扰后金军队后方的义州,协助朝鲜民

间义兵抵抗后金,但他的军事行动并未起到改变战局的决定性作用。在后金欲与朝鲜签订《平壤

之盟》时,毛文龙也无力再在军事上进行回击。因此,毛文龙与朝鲜间的防御同盟关系有所松动,

朝鲜对明朝的离心倾向加重。

万历四十七年,清军袭取明代东亚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开原后,明朝与朝鲜交流的关键道

路———“开原东陆路至朝鲜后门”即已经中断[33]。随着明与后金间战争的进一步发展,双方的陆

路往来彻底断绝,被迫改走海路。东江镇处在明与朝鲜商路之上,由明廷军队把守,又开放了“马
市”,发展了双方的贸易往来。在明廷与东北边疆部族、藩国的交流中,贸易的开展与断绝,“马
市”的开放与关闭,素来对少数民族和藩属国的影响更大,这也是明廷历来将关闭“马市”、停止贸

易作为惩戒手段的重要原因。所以于朝鲜而言,毛文龙部所守护之东江商路,于国家发展上是有

益的。因此客观而言,对于商路的维护,亦是毛文龙对于朝鲜的支持。

毛文龙对朝鲜有所支持的原因:首先,为贯彻明廷长期以来对待朝鲜“抚藩字小”的立场。即

便经历了与后金战争中的一系列兵败最终被迫客居皮岛,但作为宗主国将领的毛文龙依然有为

藩属国提供军事保护的义务,毛文龙也始终采取“以朝廷的名义笼络朝鲜,以朝廷的力量扶持朝

鲜”的战略[34]。其次,由于明廷对于东江镇的供给并非充足,因此毛文龙需要利用朝鲜提供物质

支持以补足皮岛军需。最后是个人利益,此时的毛文龙经历了多年的军旅生涯,已经被明军将领

利用职权为自己谋取利益的风气所感染,维系奢靡的生活、积累大量的财富,需要明廷中枢认可

他对东江镇的绝对控制。而朝鲜作为藩属国,奏疏可以直抵中枢,也有义务配合明廷对于东江镇

军事成果的核查。因此,毛文龙必须对朝鲜有所支持才能使朝鲜愿意在明廷为他美言,协助他通

过明廷的核查,进而保证毛文龙自身地位的稳固。总体而言,本质上毛文龙与朝鲜相互支持的关

系可谓“利”大于“义”,可以视为利用以明朝为中心的东亚宗藩体系进行利益交换,各取所需。

但毛文龙与朝鲜间的双向多元关系并非只有相互帮助,随着双方的长时间接触和毛文龙自

认为在明廷地位的日益稳固,毛文龙在处理对朝事务时日益骄纵。加以明金间战争局势的变化

和双方势力的此消彼长,毛文龙与朝鲜间的猜忌也开始逐渐积累并接近彻底爆发。

三、毛文龙与朝鲜间的相互猜忌

(一)朝鲜对毛文龙的猜忌

光海君时期,朝鲜对毛文龙的猜忌主要在于担心毛文龙驻军会招致后金军队入境攻击、劫
掠,为朝鲜带来兵祸。朝鲜边臣的纵容使毛文龙遭遇林畔之败。

由于毛文龙前往朝鲜是败亡而来,并非直接受命,因此朝鲜自始就对毛文龙部的战斗力有所

怀疑。在林畔之败后,毛文龙屡次袭扰后金,几无战果,朝鲜已经大致明确了毛文龙部的战斗力。
《朝鲜王朝实录》等文献中,对东江疲敝的记载层出不穷。自毛文龙处归来的朝鲜使者柳公亮更

是认为毛军“兵器只于杖头插铁,不比我国之精利矣”[22]卷2,仁祖元年六月辛未。毛文龙部战斗力不足,不
仅导致其对后金的牵制力差,而且也给与之互为掎角之势的朝鲜带来了安全隐患。当后金军队

讨伐朝鲜之时,朝鲜方面有理由怀疑毛文龙将难以给予真正的援助。

仁祖请封时,毛文龙的全力帮助使朝鲜对毛文龙的猜忌一度有所减弱。随着东江镇的进一

步发展,毛文龙对待朝鲜使臣的态度逐渐变得骄躁傲慢,再次致使双方之间猜忌丛生。毛文龙手

下士兵还曾对朝鲜“劫夺粮饷”“侵扰居民”[22]卷12,仁祖四年三月己巳“打伤人命”“攘夺财货”,导致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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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外之人,不堪其苦”[22]卷18,仁祖六年二月辛亥,严重侵扰了朝鲜的社会秩序。碍于明与朝鲜关系,朝鲜

并未追究。但是,毛文龙却将朝鲜方面的深明大义视为对自己行为的默许,不仅没有严格约束军

队并收敛欺压朝鲜的行为,反而日益放纵,以“天邦上将”自居,导致朝鲜君臣对毛文龙的不满与

日俱增。崇祯元年,还发生了毛文龙属官毛永卿“肆其气焰,乱打伺候下人,侵索食物”,甚至“突
入阙门”,在朝鲜王庭“拔剑作乱”的事[22]卷19,仁祖六年七月壬午。事后,毛文龙不仅未向朝鲜方面表示歉

意,更是纵容毛永卿,加剧了朝鲜对毛文龙的不满。

天启六年,姜曰广出使朝鲜时,朝鲜方面虽然对于毛文龙给予了一定的肯定,但也表达出了

担忧之情。在会面中,朝鲜国王表达了对辽民问题的担忧。他认为“辽民之寄生鲜也”,在朝鲜人

民生活困苦的情况下,还需“以贸迁货物,岁输米若干石”[25]196以供应皮岛,故而对毛文龙心生愤

恨。而在辞别宴中,远接使则如实相告“毛帅移文索饷,语涉张皇”[25]198,使得国王不悦。姜曰广

则只能以言辞宽慰,但并未打消朝鲜君臣对于毛文龙的顾虑。在返程途中,姜曰广为避免朝鲜对

毛文龙的不满加深,故而对毛文龙进行了劝诫,言“将军以孤军独立,所赖朝鲜声援,而时以乏食

之故,悉索于鲜,万一鲜隙怀二心,并恐将军无容足之地也”[25]201。但姜曰广的劝说显然效果不

佳,未能约束毛文龙的行为。此外,“朝鲜君臣也逐渐意识到登抚在明、朝宗藩事宜中的重要

性”[35],故而也曾就毛文龙问题向负责处理双方外交关系的登莱巡抚求助。但求助登莱巡抚同

样未能有效解决问题,反而引起了明廷内部的抚镇不和。

自林畔战败,毛文龙就与朝鲜边臣不和,故朝鲜仁祖国王出于安全考虑,不得不始终严密监

视毛文龙动向,以防其与后金共图朝鲜。丁卯之役后,毛文龙退避海上,朝鲜开始担心毛文龙叛

明降金。根据《满文老档》“遗毛文龙书”[12]695-697、《明季北略》“李永芳又致手札”[5]42、《明熹宗实

录》“巡抚登莱右佥都御史李嵩塘报奴酋致毛文龙谩书”等记载[6]卷73,天启六年闰六月乙亥,毛文龙与后金

间始终存在书信来往,甚至天启五年,努尔哈赤曾劝说毛文龙出兵攻取朝鲜的义州。崇祯帝即位

后,毛文龙在朝中逐渐失势,又开始通过书信往来和谈等方式维系与后金的联系,以图保存实力、

待价而沽,可谓“欲降之心,半真半假”[12]899-904,而曾与毛文龙交战过的女真将领英俄尔岱(龙骨

大)曾评价毛文龙“彼欲觇我,我欲觇彼,以相通也”[22]卷19,仁祖六年十二月壬辰。朝鲜方面担心促使毛文

龙下定决心叛明而降后金,故不敢将毛文龙日益骄纵之事及东江镇详情上报明廷,只得帮助毛文

龙隐瞒其不法之事。

综上所述,在对外关系中,朝鲜王朝首先考虑的是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求,其次才是所谓的

宗藩关系和大义名分。因此,朝鲜王朝对毛文龙及东江镇虽多有不满和猜疑,却碍于种种原因敢

怒而不敢言。这使得毛文龙在对待朝鲜时更加骄纵和目中无人,寄人篱下却又以上邦天将自居。

纵观朝鲜对毛文龙猜忌的产生和愈演愈烈,首先,由于毛文龙及其军队骄纵,客居朝鲜却反

客为主,仰仗宗主国将领的身份欺压属国,索取无度。毛文龙贪欲过度,在其所取不能被满足时

上疏反诬朝鲜,被朝鲜得知后,激化了对毛文龙的猜忌。其次,毛文龙在与后金军队的多次交战

中明显战斗力不足,尤其在丁卯之役中未能帮助朝鲜,迫使朝鲜与后金结为“兄弟之国”,半臣属

于后金。这样,朝鲜已经认识到了明朝军队战斗力的退化,不再有如万历援朝那般保护朝鲜国家

安全的能力。再次,崇祯初年朝鲜已经得知毛文龙与后金间有书信往来。由于担心毛文龙会随

时倒向后金,使局势对朝鲜不利,朝鲜对毛文龙的猜忌进一步加深。
(二)毛文龙对朝鲜的猜忌

林畔之战时,朝鲜边臣对后金的纵容与私通,致使毛文龙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遭遇突然袭

击,最终惨败。这使得毛文龙对朝鲜作为大明属国的忠诚性有所怀疑,担心被朝鲜出卖,于是选

择接受建议移居皮岛。结合林畔之败的教训,出于自身安全考虑,毛文龙始终对朝鲜进行监视。
“仁祖反正”之初,毛文龙曾“故意以‘诬言’奏报于登莱巡抚袁可立”[36],使得对“仁祖反正”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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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实记载出现于明季野史之中。虽然“仁祖反正”后,朝鲜仁祖国王实行“亲明反虏”的政策,但
是此时毛文龙却仍未完全信任朝鲜,没能抓住时机与朝鲜进行深入的抗金合作,反而要求朝鲜为

自己歌功颂德,以增强自身的影响力,从而获取明廷的信任。

在东江移镇危机中,毛文龙欲借朝鲜之力,让朝鲜“上本天朝,挽止其行”,请求拒绝移镇。但

朝鲜仁祖国王考虑到“藩臣事体,偃然陈奏,指挥天朝,进退大将,甚非容易”,婉拒了毛文龙的请

求[22]卷13,仁祖四年闰六月戊申。这加剧了双方的罅隙。在后金与朝鲜签订《平壤之盟》后,毛文龙部已经

很难再登陆朝鲜进行屯田,上岸后便会遭到后金军队的绞杀,唯有部将曲承恩的采参部队还可以

分散活动。因此,毛文龙担心朝鲜与后金之间会针对东江镇进行联合军事行动,故毛文龙屡次截

杀朝鲜与后金间的使臣。朝鲜国王向毛文龙通报朝鲜与后金结为兄弟之国只是迫不得已,恳求

毛文龙不要从中作梗后,毛文龙并不体谅朝鲜难处,依然截杀使臣,可见其对朝鲜猜疑之深。

另外,由于担心朝鲜向明廷汇报其将帅骄纵、交战冒功、欺压朝鲜等行为,毛文龙也曾派人抢

劫过朝鲜派出的朝天使,在确认其所携带的文书无对毛文龙不利的内容后,方才允许其通

过[37]344-345。有学者指出毛文龙能够在东江立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朝鲜与中国使臣往来皆需

经过东江,故消息传递皆为东江把持”[38]。

后金也曾尝试离间毛文龙与朝鲜的关系,使毛文龙对朝鲜的猜忌增加,如在天启五年,努尔

哈赤派遣刘维国、金盛晋出使东江镇,声称毛文龙已经得罪了明朝皇帝,明帝已经“遗书朝鲜国

王,命其将尔捉拿之”。而据传朝鲜国王已经接受了明帝的要求,回书“该毛文龙寸步不前,隐身

而居,以逃来之人充数欺瞒尔帝,自称有兵冒领钱粮,实乃祸我朝鲜国之鼠盗也。我将用计将其

擒拿解去,或者唆使毛文龙之部下将其擒拿”。努尔哈赤甚至劝说毛文龙出兵攻打朝鲜,言“尔取

朝鲜之义州城,与我相倚而居,则朝鲜岂敢犯尔。尔驻义州之后,朝鲜若降则罢,若不降,则来借

用我兵。尔若如此与我相倚,迫使朝鲜投降”[12]624-625。尽管此时明与后金间的战争局势尚未明

朗,毛文龙尚有渴望沙场建功立业的家国情怀和理想抱负,且备受明廷重用,与主持朝政的“阉
党”来往甚密,不可能完全相信后金使者的观点而与后金联合出兵朝鲜,但未免不会在毛文龙心

里留下芥蒂,增加毛文龙对朝鲜,甚至对明廷的猜疑。

毛文龙并不体恤朝鲜,依然怀着与明朝强盛时无异的“天朝上国”心态,把朝鲜在明和后金中

选择明朝视为理所应当。毛文龙曾上疏弹劾朝鲜“携二”[39]332,使得朝鲜不得不派遣使者前往北

京辩诬。明廷君臣对朝鲜在明与后金间战争的作用认识深刻,“明朝需要朝鲜站在自己一边,以
期共同对抗后金”[40],故而选择了信任朝鲜,平息事端。但毛文龙对朝鲜忠心的猜疑也为朝鲜得

知,言“时椵岛帅毛文龙构诬我国,至以‘交通北虏,合势袭岛’等语播告军门,事将不测”[41]131。最

终,毛文龙对朝鲜的猜疑行为使得朝鲜君臣不满,双方间离心离德,相互合作的信任度进一步

减弱。

由上可见,东江镇孤悬海外需要依靠朝鲜进行大量补给,毛文龙十分在意朝鲜的一举一动,

担心朝鲜反叛明朝与后金联合而使自己失去安身立命之所,使东江镇失去存在必要和生存空间,

所以毛文龙自始至终就对朝鲜有所猜忌,对未来的规划以自身生存和壮大势力为首要目标,而并

未能与朝鲜齐心协力地进行全方位抗金合作。

毛文龙猜忌朝鲜原因,首先为朝鲜边臣对后金的纵容,他们自保为先的策略,使毛文龙认为

朝鲜并非完全可靠的军事盟友,猜疑的种子在林畔之败时就在毛文龙心里埋下。其次是朝鲜未

能按毛文龙的要求提供足量军需补给和安置辽民之协助。但毛文龙并未考虑朝鲜的实际国情与

区域的紧张局势,反而持续贪得无厌地索取。得不到期望的结果就对朝鲜加深猜忌,甚至逐步开

始怀疑起朝鲜对明王朝的忠心。而后是“丁卯之役”后,即便朝鲜被迫与后金签订“城下之盟”,毛
文龙不顾朝鲜君臣感受继续索取,在供应有所缩减后进一步与朝鲜离心离德,担心朝鲜完全倒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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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金。总之,朝鲜与毛文龙间相互猜忌之产生,主要责任在于毛文龙,他的一些骄纵行为,于国于

己皆有不利,使毛朝双方矛盾逐渐激化。双方矛盾的激化,“无疑会为后金的进攻减轻阻碍”[42],

成为亲者痛、仇者快之悲剧。

四、结 语

对毛文龙与朝鲜关系的研究可谓是对明清鼎革前夜东亚宗藩体系内部成员关系研究的突破

口。作为明朝将领,毛文龙曾长期驻军条件艰苦的朝鲜皮岛进行“敌后”抗金,至死也未投降后

金,精神可嘉。但毛文龙也曾仗势欺压明朝的属国朝鲜,以增强自身实力。朝鲜光海君奉行两面

外交,奉明朝为宗主国的同时修好后金,对毛文龙给予了一定程度上的支持。而仁祖国王则奉行

亲明政策,曾对明朝抗金予以大规模支持,也对毛文龙的行为有所不满。另一方面,毛文龙还十

分擅长权术,利用后金的存在阻止朝鲜将他跋扈的行为上奏明廷,进而继续维持巩固其在东江镇

的统辖。丁卯之役后,朝鲜迫于后金的军事威胁,对于毛文龙及东江镇的支持有所减弱。

明清鼎革前夜,宗藩体系的内部成员之间必然经历一番博弈,才能重新定位自身在华夷秩序

中的位置。朝鲜是明朝最亲近的藩属国,更是这场博弈中的关键所在。毛文龙与朝鲜之合作,可
以消除毛文龙招募辽民、策动后金汉官反正、进行军事袭扰的后顾之忧,使得明廷在三方布置策

中的“敌后战场”拥有更强的牵制后金的能力,为明军在辽西走廊正面战场的布置赢得时间和空

间。而朝鲜与毛文龙合作,尽了宗藩体系中藩属国应尽之义,更可以使得朝鲜免于臣服在朝鲜君

臣眼中同为“夷”的后金政权。虽然毛文龙与明廷的关系紧密程度时有变化,但在朝鲜的视角下,

毛文龙却始终是明廷的代表。于整个东亚地区而言,毛文龙与朝鲜间的合作关系能否紧密而长

期地维系下去,会对蒙古诸部等在明与后金两政权间犹豫徘徊的部族提供参照,并影响它们的最

终选择。唯有毛文龙与朝鲜间较少猜忌而相互支持抵抗后金,明与后金在辽东地区的战局方能

趋于均势。但毛朝双方间的猜忌日益加剧,终究成为了毛文龙身死的原因之一。而朝鲜和皮岛

为后金逐个击破,明与后金间战争走向也开始朝着有利于后金的方向逐步发展,直至最终明朝灭

亡,后金改国号为清并统一中原,完成东亚宗藩体系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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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MingGeneralMaoWenlongand
KoreaduringtheMingandQingDynastyRevolution

ZHANGDandan,HAOYun
(SchoolofHistoryandCulture,JilinNormalUniversity,Siping136000,China)

Abstract:AtthetimeoftheMing-Qingtransition,thewarbetweenMingandHoujinwasinevitable,andtheresultof
thestruggledirectlydecidedwhowouldbetheleaderofthetributarysysteminEastAsiainthefuture.Behindthe
seeminglyclearconfrontationbetweenenemiesandalliesandtheapparentalternationoftheoldandthenew,therewere
alsohiddenmembersofthetributarysystemwhowereobservingandprotectingthemselves,colludingwithmultiple
parties,andevenwaitingforapricetosell.AsaMinggeneral,MaoWenlongrepresentedtheMingDynastyinKoreato
fulfillhisobligationtoprotectthenationalsecurityofKorea,buthewasinvolvedinthevortexofthethree-waygame
betweenMing,HoujinandKorea.AsaclosestmemberoftheMingDynastytributarysystem,Korea,ontheonehand,
protectedandsuspectedMaoWenlong,andontheotherhand,maintainedasemi-subordinatestatuswithHoujin.Un-
doubtedly,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MinggeneralMaoWenlongandKoreaprovidesuswithanidealperspectiveto
observetheactualstateoftheinternalrelationshipoftheEastAsiantributarysystemontheeveoftheMing-Qing
transition.
Keywords:Ming-Qingtransition;tributarysystem;two-sideddiplo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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